
独家连载

顾小影扛着大包小包决定
离家出走

不过，估计管桐心里也是
这么想的，因为那一晚上，管桐
和顾小影就各抱各的被子，背
靠背睡了极不安稳的一觉。

顾小影气鼓鼓的，翻腾了
很久才睡着。一晚上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梦，都断断续续的，
什么也没记住。第二天早上，她起床时管桐已经去上班
了。她起床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直奔梳妆台，凑近了看自
己的脸。经过仔细地端详，发现虽然昨晚哭过一场，但眼皮
并没有肿，这才松口气，踱到卫生间，仔仔细细洗脸。

洗脸的时候没有听到其他声音，顾小影很纳闷。从卫生
间出来，在客厅转悠一圈，看见谢家蓉拎着买菜的袋子不见
了，知道他们这是去了菜市场，竟然还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可是这时候就越想越委屈——又不是她错，该走的又
不是她，她干吗这么没志气，还担心人家离家出走？

想到这里，顾小影突然愣一下——今天是周几？突然
反应过来，顾小影倒抽一口冷气——今天不是开学的日子
吗？上午九点半，系主任要召开全体教师例会，布置新学期
的教学目标啊！上帝啊！还有一小时？！可是学校刚搬了
新校区——那可是在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啊！

一瞬间，顾小影像装了风火轮一样，迅速穿外套，然后
拎起包就往门外冲！刚走到门口，突然又想起什么似的顿
住了——貌似明天上午和后天下午都有她的课？一想到连
续两天都要奔波几十公里去上课，顾小影就头疼……可是，
一想到每天都要看见管利明，顾小影更头疼！

想到这里，顾小影干脆豁出去了，转身去柜子里拿行李
袋，一样样地往里面塞东西：换洗衣物、护肤品、香水、手机
和MP4充电器……再想想，又找出电脑包装上了笔记本电
脑、移动硬盘……反正是拉拉杂杂的一大堆，鼓鼓囊囊塞了
两大包。

顾小影一边塞东西一边想，若是管桐问起来，就说自己
是为了上课方便才住校的——不管怎么说，管利明和谢家
蓉还在呢，她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想离家出走啊！

就这样，八点五十，顾小影好不容易才扛着大包小包坐
上了出租车。上车后，她才恍然大悟地想，怪不得都说离婚
伤筋动骨啊，这才离家出走一次，东西都沉得搬不动，万一
离婚了，又要分割财产，又要扫地出门，那不比搬一次家还
累啊？！真是又劳力又劳心！想到“离婚”这么有深度的词
语，憋了一晚上的委屈又漫出来，让顾小影怎么克制都没克
制得住。

她忍不住想起结婚前她曾问管桐的话：“你会一辈子对
我这么好吗？”管桐貌似很诚恳地答：“那当然。”顾小影不屈
不挠地问：“你真的会一辈子都对我这么好吗？”管桐很无
奈，但还是很坚定地说：“是的。”想了想还补上一句：“你犯
不着这么悲观，我们是有文化的人，当然言出必行。”

可是事实再清楚不过：结婚不过半年，他开始陪着她吵
架，甚至还指责她的职业道德……他还记得他说过的话
吗？他明明说过婚前婚后都会始终如一的，那么究竟是顾
小影耳朵坏掉了，还是她从一开始就不该相信这么老套
的谎言？或许，她早就该知道，恋爱和结婚是不一样
的——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恋爱使优点扩大化，而婚姻
使缺点扩大化。而这世上也总有一些问题，是要在婚姻的
名义下、在责任明确后、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才能渐渐暴
露出来的……

于是，那天顾小影就无比郁闷地乘坐着出租车离开。
她没发现，就在出租车驶离省委宿舍的一瞬间管桐正从宿
舍大门口往院子里走。

彼时，顾小影是真的不知道，其实小夫妻之间的“磨合
期”就是这样的：虽有长有短，但总要经历，且有总比没有
好——这就好比做爱时的前戏，虽算不上不可或缺，但关乎
快感。

晚上，趴在教师公寓的单人床上，顾小影气鼓鼓地想：
管桐你个小心眼的！你怎么……你怎么……你怎么能不理
我呢！为什么一整天都没给自己打电话？他不会不要自己
了吧？不会吧不会吧？呜呜……不会吧……顾小影就这么
胡思乱想着，浑浑噩噩地睡着了。半夜里被冻醒了一次，懒
得起床找东西盖，就把自己努力缩成一个小球，整个蜷缩进
被子里。郊外的二月还那么冷，勤俭持家的艺术学院习惯
了在半夜里停暖气。冻醒的间隙，顾小影怀念了几秒钟省
委宿舍那永远暖洋洋的室温，然后又哆哆嗦嗦地睡过去。

第二天一觉醒来——体温 38.7℃，她成功地发烧了。
顾小影烧出幻觉了。恍惚中，全都是管桐和管利明在吵
架。她缩在一边，和谢家蓉一起看着争吵的爷俩，偶尔想说
话，可是喉咙像被堵住了。伸出手，想抓住什么，可是面前
像有什么东西挡住自己，让自己什么都碰触不到。
她一急……似乎就真的醒了？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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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腿发酸的高血压要“补着降”
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病程较长，人的

年纪也大，就可能不再是单纯的肝火旺
了。因为过旺的肝火已经消耗到了肝肾
之阴。这时候，头感觉不会像原来那么
涨，但会有点晕，而且还有健忘、失眠，眼
睛看东西也模糊，看时间长了还会干涩；
更重要的是会觉得腰腿酸软，和高血压
时好像脚底踩棉花不是一个感觉。

只要有腰腿酸软的情形出现，就不
是简单的清肝火能解决的了，需要补阴，
甚至是阴阳双补，总之都要通过补才能
把血压补下去。

中医治高血压不只看血压有多高，
更重要的还要看这个得高血压的人属于
虚还是实。虚的人的血压可以比实的还
高，治疗起来更复杂，需要“补着降”。

很多女性一进更年期就先出现血压
问题，而且随情绪变化而波动很大；除了
头晕头痛，还有心烦易怒、两胁胀痛、舌
质红，看着也和肝火旺的高血压很相似。
但这种更年期前后的血压也是要“补着
降”的，因为这个年龄的女性已经被火消
耗了多数精力，一般不会是纯粹的肝火
旺，也经不起纯粹清肝火的去火药。

中医医生自身也难免有高血压问
题，但出现这个问题，他们首先不是吃药，
而是先通过入静的方式，通过练功使火平
息，把血压降下来。简而言之，入静就是
把大脑皮层对下级神经的管理、干扰全部
排除掉，使人从社会性的个体变成生物性
的个体，发挥出生物性个体自身的调节能
力，以及与自然之间的互相调节能力。

说到眼睛干涩、头目不清晰，即便不
是血压高的人也会出现，比如在办公室
长期伏案，或看电脑的人，他们更容易阴
虚。因为他们心不静，被欲望折磨，火
大，杂念也多。

思想是双刃剑，能成人也能伤人。
所以有人心太重了就不会感到幸福，就
敏感，对小事也不放松，较劲，就上火了，
上火后的直接问题就是伤阴，日久天长
的就成了阴虚，从心病变成身病了，从功
能问题变成器质问题了。

如果没有高血压，只觉得眼睛干涩、
舌头红、心里起急、腰腿总感到酸软的，
身体不是虚胖的那种，可以用枸杞泡水，
每天喝茶时放十几粒，或者干脆就喝枸
杞茶，时常吃点杞菊地黄丸也能比较平
缓地补阴。

腿酸与“肝肾阴虚”
腰腿酸软的症状，在虚性高血压之

外也很常见，中医一般都诊断是肝肾阴
虚。这是因为火把肝肾里面的阴精烧干
了，耗空了，由肝肾供给营养的骨头就虚
了，站久了就会酸软。但是，并不是所有
的腿酸都可以用“肝肾阴虚”一个词解释
过去的，这是很多人误诊的开始。

中医的诊断是对人体生病之后的身
体状态的诊断，即便你是癌症，中医诊断
也可能是“气滞血淤”，和月经失调的诊
断类似，听起来都不是大毛病。不管是
癌症，还是内分泌失调，中医关注的是得
病后人的改变，而不是疾病本身。所以，
虽然古代没有现在的艾滋病，但古代的
方子却能治，至少能让人“糊里糊涂地活
下去”。这就是因为中医是看人，不是看
病；是治人，不是治病。因此，诊断清楚
是某种疾病并不是中医的强项，中医的
强项是“看人下菜碟”，是量体裁衣。

西医有解剖学做基础，能迅速查明
病因，也未必全能治好，但肯定能让人

“明明白白地死”。所以，如果想发现引
起人体异常的原因，要先通过西医查清
楚，再由中医治疗。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何裕民教授对腿

酸这个症状特别重视。他是治疗癌症的
专家，接治过很多由慢性肝炎变成肝癌
的病人，他发现了这些病人有个共同特
点，就是在发现癌症之前总觉得很疲惫，
主要是腿脚的筋很酸。这个症状不细心
体会可能就滑过去了，但恰恰这个症状
就可能是肝癌的前兆了！

中医的“肝”是藏血的，主管筋脉，筋
的问题一般都和“肝”有关系。中医的

“肝”涵括西医的肝，所以肝炎、肝硬化时
肯定是相对血虚的，血虚就不能养筋了，
筋就要酸，肢体就觉得没力气。而且肝
的问题越严重，这个症状越明显，到了癌
症阶段，肯定是身体消耗到了极限，所以
病人会异乎寻常地觉得筋骨酸。

不像其他慢性病似的提倡散步慢
走，西医治疗肝炎、肝硬化病人时要求病
人尽量平卧，而且最好把脚垫高，为的是
让下肢的血液多一些回到肝里，对肝脏
本身进行一次营养的自我灌注，相当于
每天自己输血一次，养一次肝，因为平卧
时回流到肝脏里的血能增加 30%！可
见，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都发现四肢筋
骨和肝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何教授再三提示，如果过去就
有乙肝病毒阳性或肝功能已经不好的人
要特别小心，肝硬化乃至肝癌的转变是
一个无声的过程，很难从症状上感觉得
到；如果工作很累，精神压力很大，很可
能从肝炎跳过肝纤维化、肝硬化
的阶段直接变成肝癌了。

人活着，各个器官组织处在有机运动中，那就是“火”的作用，中医正
规的叫法是“元阳”或“阳气”。“上火”分虚与实。“阳”超过了，人就“火”大
了。而虚的人“上火”，是“阴”低于正常水平了，把并不壮实的“阳”显了出
来，是“阴虚”。健康的人体应该有火力而不上火。本书从人体器官分门
别类介绍方法，以期建立人体阴阳平衡的完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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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差配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银杏树下晃荡的，每日都少不了刘

差配。人们私下里说起他，再不叫他刘
星明，只叫他刘差配。大清早，刘差配梳
洗好了，就夹着黑皮包出门。他总是头
发锃亮，衣着讲究，步履稳健。大家当着
他的面，会喊他一声刘书记。他就上去

同人家握握手，
说上几句话。他
谈的都是公事，
就像吩咐部下。
听他吩咐的人都
点着头，嘴里说
着行行行好好
好。他到了银杏
树下，遇着的就
是部门的头头。
人家会说：“刘书
记，您忙啊。”刘
差配就微微一
笑，握着人家的
手说：“不忙，不

忙。没事吧？”人家就说：“刘书记您忙
吧，我找明县长哩。”或者会说：“我找星
明书记，您忙吧！”刘差配也叫星明，却
知道人家不是找他的。他就扬扬手走
开，满面春风的样子。他会在银杏树下
徘徊几分钟，然后夹着皮包往大门外面
走，没人知道他走到哪里去。

县妇联在二楼，陈美坐在办公室，透
过窗户就可以望见银杏树，可以望见办
公楼前的大坪。只要她屋男人出现，她
的视线就不会离开他。她会观察每个同
他男人说话的人，在乎人家是否客气。
要是有人稍不热情，那个人的手机就会
响起来。陈美会说：“都是老熟人，你也
别太那个了。”那接了电话的人就会连忙
道歉，从此不敢再对刘差配不冷不热。

最后，刘差配成了县委书记刘星明
的隐痛，最终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舒泽光先因经济问题被调查，却清
白脱身。不久，舒泽光又因嫖娼被拘。
事情有些蹊跷，有人疑心县委书记暗中报
复。舒泽光的老婆宋香云是幼儿园的炊
事员，她不满男人被陷害而投毒，所幸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幼儿园师生集体中
毒，毕竟事态严重，各级媒体蜂拥而至。
成鄂渝是某中央媒体的记者，每遇地方
出事便前往敲诈。李济运同宣传部长朱
芝巧为周旋，不使事态弄得沸沸扬扬。

县里事态复杂。身在其中的朱芝苦
不堪言，自称消防队长，一年到头四处扑
火。她得把负面报道压下去，把找事的
记者们说服住。她努力尽着职业责任，
却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埋下深深隐患。

李济运做的事同朱芝异曲同工，他
主管信访。每逢上面召开重要会议，李
济运就率领截访班子，往来于京城和省
城。他得把上访的群众劝回乌柚，不得
让乌柚有群众上访记录。终于有一次，
原物价局长舒泽光、原财政局副局长刘
大亮因上访被送进精神病医院。李济运
十分苦闷，找老同学熊雄诉苦。熊雄是
市物价局局长，听闻县里桩桩丑事，禁不
住怒发冲冠。

乡村田土荒芜，赌博成风。李济运
的弟弟李济林，埋怨哥哥不给他带来好
处。他们的堂兄李济发，虽然只是科局
级干部，却把家里弄得红红火火。李济
发如鱼得水，从煤炭局长做到交通局长，
最后做了财政局长。

民营企业家贺飞龙红黑两道，却很
得刘星明赏识，先被推为县政协委员，又
被任命为县长助理。而乌柚很多群众上
访，都同贺飞龙的生意有关。李济运老
家房子被炸，作案者竟是贺飞龙的手

下。公安局长周应龙出面说情，李济运
只好给个面子。他的妈妈四奶奶不要烂
仔赔钱，只要烂仔负责把房子维修好，执
意让烂仔自己监工。四奶奶觉得这很有
面子，连城里的烂仔都听她的。

市里的领导班子突然有了变动，李
济运的老领导田副书记调任省交通厅副
厅长。李济运同朱芝去市里看望田副书
记，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成鄂渝调任市
委宣传部长！原来成鄂渝是新任省长的
远房侄子。成鄂渝做记者时，曾到乌柚敲
诈，朱芝强硬回应。李济运同朱芝痛苦
之极，两个走投无路的年轻人惺惺相惜。

李济发因为自家煤矿出事而被玩
弄，一气之下准备检举刘星明。人大主
任李非凡、县长明阳、政协主席吴德满，
三个县级领导一拍即合。他们又拉上李
济运，一齐投入倒刘计划。李济运负责
起草材料，李非凡、明阳、吴德满亲自上
市里面见领导。可是，提供证据的关键
人物李济发突然失踪。

一切都陷入了僵局。参与检举的人提
心吊胆，每天都盼着刘星明出事。可刘星
明每天都神采奕奕。就在李济运他们快
崩溃之时，刘星明终于被市纪委带走了。

熊雄被派到乌柚当县委书记。李济
运同朱芝大喜过望，心想乌柚终于有盼
头了。然而，熊雄却完全变了个人，不再
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他亲自去贺飞
龙中标的旧城改造工程做指示，一切都
是萧规曹随。乌柚县的班子格局很快
发生变化，李济运被调到省交通厅挂
职，明阳被调走，李非凡就地免职，吴德
满提前退居二线。朱芝被免去宣传部长
职务，神秘失踪的李济发生死不明……
（全文完，本报有删节）从下周起，本报开
始连载资本博弈小说《私募》，敬
请读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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